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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劝着同学们，心想：但凡人家
不愿意讲的事儿，必定有其难言之
苦，又何必要强人所难呢！几个女同
学和两个体质稍弱的男生，走了二十
多里山路以后，体力明显地跟不上
了。我心里盘算着，照这样下去，非把
这几个同学累坏了不可，得想个办法
呀！我的目光停留在毛驴车上——

“停车！”
我这一喊不要紧，前边的人还以

为出事了呢，立刻停住了脚步。
“队长，几个女生累得实在是不

行了，再这样走下去的话，非累坏了
不可。”

“那你说咋办呢？”
“好办，让她们几个体质差的人，

坐到毛驴车的箱子上去吧！”
听完我的话，队长心疼地看了一

眼呼哧带喘的毛驴，不由得皱起了眉
头。我看着他那犹豫不决的样子，立
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对他说道：

“这样吧，李队长，你先赶着毛驴车把
我们的行李送回村。我们在路边住一
宿，明天一早就回去。”

“唉，这可不行，村上的人都等你
们呢！”

“那毛驴受得了吗？”
李队长皱着眉头看了一眼身边

的毛驴，用手抚摸着它的脊背对几个
女生说道：“咋，那就一个车上坐一个
人吧，分散着点儿不敢把牲口压日趿
（趴下）啦！”

我一听，连忙示意女生和体质较
弱的同学赶紧上车。为了不让同学们
摔下来，我特意叮嘱她们在车顶上抓
住捆绑行李的绳子。此时，我为自己
得意的表现而感到自豪。

可是，谁料想车子安顿好以后，
李队长把一头较弱的毛驴换了下来，
他却驾起了辕，让这头毛驴在旁边拉
着绳子跟着走。李队长的举动让我感
到十分的意外，此时只觉得心跳加
速，一股热血直往脸上撞，感觉滚烫
滚烫的。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情
绪，然而却枉费心机。我低着头躲在
驴车后面，庆幸此时漆黑的夜空遮掩
了我羞愧的面容。否则的话，该是一
个多么难堪的场面啊！

真没想到还没进村呢，就让队长
给我上了一课，真丢人哪！为了挽回
点儿面子，我急忙把棉大衣扔到了驴
车顶上，紧跟在车子的后面使劲推
着，尤其是上坡的时候我特别卖力
气，有意想让李队长感觉到我在帮
他，以便使自己内疚的心理好受些。
他仿佛感觉到了我的用意回头冲我
笑笑，但却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我
用同样的眼神回敬了他，让他看看我
们这些城里的娃娃也不是泥捏的，往
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慢慢走着瞧吧！

不知又走了多长时间，李队长突
然停下脚步对着前方的山峁喊了起
来：“唉~~~咋来了~~~噢~~~”

我顺着他呐喊的方向望去，借着
月光我看到在两个山包中间突然燃

起了三个火堆。那彤红跳跃的火苗腾
空而起，给漆黑的夜空带来了光明。
它驱赶着我身上的疲劳，振奋着我身
上的每一根神经。淳朴厚道的陕北人
民选用了当年欢迎中央红军到达陕
北时的形式，迎接着我们这些从首都
来的知青。

全村的男女老少早早地就等候
在那里，当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的身
影时，纷纷地跑到我们的身边，像迎
接亲人一样欢呼着、嬉笑着问长问
短，从村口一路簇拥着我们进了村
子。伴随着被惊扰的第一声狗叫开
始，瞬间的功夫村前村后的狗叫声便
连成了一片。一声高过一声，遥相呼
应、响彻山谷、久久地回荡在茫茫的
夜空中，有如奏响了一曲神奇的狂想
曲。同学们被这种特殊的场景所折
服，一时间整个山村沉浸在沸腾之
中。

跟随在主人身边的狗也进入到
了欢迎仪式的场地，它们摇头摆尾地
也想亲近一下小村庄里新来的客人。
没想到它们的这一举动，一下子把女
知青吓得惊叫起来。狗主人见状一边
大声吆喝着自家的狗，一边笑着对同
学说道：“不怕嘛，它跟你们耍咧！”

大队长和书记见状连忙说道：
“赶紧把自家的狗赶回刻（去），人家
北京娃没见过这号（这场景），怕咧！”

听到大队长和书记的训斥，狗主
人连忙驱赶着自家的狗。乡亲们好奇
地围拢在我们的身边，一边拉话，一
边上下地打量着我们，纷纷抢着帮我
们提行李。

夜幕中人们陆续集中在村口一
块比较平坦的半坡上，我们十二个知

青站在人群当中环视着四周，只见村
里的老人们早就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婆姨和女子们挤在一起，交头接耳地
一边用手指着我们一边小声地议论
着。小伙子们忙着从毛驴车上往下卸
行李，老汉们嘴里叼着旱烟袋，一个
劲儿地吧嗒吧嗒抽着烟，默默地端详
着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碎娃们高
兴得像是过年似地，围在我们的四周
又蹦又跳、喜笑颜开地追逐着。人群
中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汉子喊道：

“乡亲们，大家静静了，现在我们请穆
书记讲话。”

黑影里我一眼就认出说话的是
李庚忠，一路上我一直跟在他拉的那
辆毛驴车后面。他是二小队的当家
人，从一路上的交谈中可以看得出
来，他虽然不善言表，但是让人感觉
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穆书记这时从人群里走到土坡
的脊背上，他中等身材，看模样也就
是三十岁，身体虽然不算魁梧，但看
上去却很结实。一路上和他聊天时听
说他是去年才从部队复员回家的，经
上级党委决定，接替了他父亲的职
务。

“乡亲们，我们日夜盼望的北京
知青，今天终于来了。他们舍弃了城
里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革命圣地延
安插队落户，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
迎他们的到来！”

随着乡亲们一片热烈的掌声过
后，大队长李自生同志热情洋溢地说
道：“乡亲们，这些北京知青远离家
乡、远离父母到咱这山沟沟里插队落
户来啦，今后俄（我）们要像关心自家
的娃娃一样关心他们。眼下上级拨给
他们的安家费，暂时还没有拨到村
里，他们的住宿问题得先由队里解
决。根据咱村现有的情况来看，队上
的公房除了牲口圈、粮库以外，就是
小学校那三间平房了。学校的房子孩
子们上学要用，安置知青的住宿问题
只能靠乡亲们帮助解决了。大家考虑
一哈（下）谁家能挤一哈（下），腾出地
方给这些娃娃们住。”

随着大队长的话音落地，刚才还
是窃窃私语的场面一下子变得鸦雀
无声了。人们在黑影里相互窥视着、
等待着，仿佛空气被凝固，会场上死
一般的寂静，心情压抑得简直喘不上
气来。

同学们刚刚经历了令人热血沸
腾的场面之后，瞬间来临的尴尬像是
被人架在半空中等待被烧烤的猎物
一样焦躁不安。

“这叫什么事呀！来时动员会上
不是说好了负责咱们的食宿问题
吗？”大庆低着头不满地嘟囔着。

“看来我们得去老乡家里住了。”
“别管它，反正我们俩人死也不

分开。”
华子和英子在学校的时候就是

形影不离的姐妹，这回俩人一起来陕
北插队落户，临行之前双方家长一再
嘱咐她们到了生产队以后一定要相
互关心、相互照顾，此时房子还没影
儿呢俩人就下定了决心。

“平安，这…下我们该怎么办
啊？”

“既来之，则安之。”
“嗯，我们听你的。”同学们紧紧

地围成一团，像乞丐期待着烧饼一样
等待着好心人的施舍。

“咋到俄（我）家去上三个娃娃！”
瞬间的沉默之后，李自生大队长

首先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同学们离开
北京一路上颠簸劳累，尤其是从公社
到生产队这三四十里的积雪山路，着
实让人感觉疲惫不堪。同学们已经五
十多个小时没好好休息了，心里都盼
着能够早一点儿躺在床上睡上一觉，
听到李队长的喊声，同学们在极度的
困倦中扬起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
向了我。

“让女同学先走。”几个女生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地犹豫着。

“要走咱就一块走。”
“就是。”
“四周漆黑一片，还是等会儿一

块儿走吧！”
“别等了，英子你和华子还有桂

琴跟着大队长先走，我们还不知道住
哪儿呢。”

“俄（我）家里也能生哈（住下）三
个娃娃。”

“好，一小队的三个知青，咋跟上
李会记到他家刻（去）。”

“队长，俄（我）家那间小土窑能
行不？”

“咋不行哩！”
“那就跟上俄（我）走一个。”
月光下，我们围在一起的十二个

知青有如被融化的冰块一样，随着乡
亲们一个个地被领走之后，只剩下我
和大明还有长顺了。

被领走的同学踏着山间崎岖不
平的小路，紧跟在乡亲们的身后一步
一回头地和我们三个人挥手告别，渐
渐地消失在夜幕之中。

会场上的人群渐渐地稀少了，我
抬头望着天空中闪烁着的星光，心里

默默地嘱咐着自己，一定要沉住气。
“大家先不要走，就剩哈（下）三

个娃娃啦！看看到谁家生着刻（到谁
家住去）。”

穆书记把恳求的目光洒向了人
群，话语中流露出了一种真情的期
盼。我们哥儿仨紧紧地靠在一起，在
寂静的夜空中静静地等待着乡亲们
的帮助。

“咋，剩哈（下）的那三个娃娃上
俄（我）那达（里）刻（去）。”

我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对面坡地
上的黑影儿里圪蹴（蹲着）着一位老
汉，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将手里拿着
的烟袋锅用力在鞋底子上磕了两下。
然后起身招呼着我们。

“咋，谢谢你了广玉，关键时刻你
帮助队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队里是
不会忘记的。”

“看书记说的，人家远道而来，俄
（我）们总不能让娃们老站在这里
吧。”

我望着眼前这位叫广玉的大叔，
心里不觉感到一阵心酸，泪水不由自
主地在眼眶里打转，此时我想起妈妈
常说的一句话。

“好男儿流得起血，流不起泪。”
我强迫自己控制着感情，望着天

上的月亮，感觉它像是在对我笑呢！
月亮姑娘你是在笑话我吗？我责怪着
自己，同时庆幸那瞬间的脆弱只有月
亮姑娘知道。

此刻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爸爸、
妈妈，你们可曾想到在我离开京城两
天两夜之后的夜晚，正站在今生今世
做梦也想不到的山坡上，接受着一位
非亲非故的陕北农民善良真诚的帮
助。

我们三个人紧紧跟在广玉大叔
的身后，沿着一条崎岖的土路，借着
淡淡的月光，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村后
走去。队长安排了几个棒小伙儿帮我
们抬着沉重的行李走在最前面。我睏
得睁不开眼睛，上眼皮和下眼皮总想
合在一起。一路上谁也没有心思说
话，耳边不时地传来鞋底摩擦地面时
发出的“嚓嚓”声。

大约走了半里多地，前面已经看
不到有点着油灯的住户了。

“咋到家啦。”
我们应声停在了一户院落的门

前，广玉大叔熟练地把院门的插销打
开，院落里有两孔石窑，广玉大叔用
手指着右边的那孔窑洞，吩咐几个小
伙子把窑洞里面的杂物搬到院子里
以后，又将我们仨人的箱子和其它行
李安顿好，然后笑着对我们说：“时候
不早了，歇着吧！以后有甚需要帮忙
的地方尽管言传。”

我们睏得耷拉着脑袋，迫不及待
地铺好被褥，谁也没顾上洗漱急忙脱
掉外衣钻进了被窝。疲劳夺去了我们
一切的想法，脑袋刚沾到枕头上就进
入了梦乡。 （之三）

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
【二】 真情接纳

作者 马平安

2011年9月我荣幸地来到罗马
尼亚布加勒斯特经济学院攻读国际
商务沟通的硕士学位，经过两年的
刻苦学习，于 2013年 6月以平均分
9分的优异成绩顺利完成学业，二
十多年的学业生涯就此画上圆满句
号。

这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周围
的一切是那样的陌生与刺激，不同
的文化风俗习惯，不同的肤色，不同
的语言却在如此的境遇中相遇且有
所交流，让从小喜欢冒险的自己血
液涌动，所有的新鲜事物冲击着眼
球，拼命地呼吸着外国的空气，那
时，我已懂得自己要开始改变了。
两年的时间不长不短其间饱受泪水
与欢乐，挫折与成功。生活时间虽
短，但是经历颇多，这将成为我以后

人生道路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很幸运自己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却充
满机遇和挑战的国家。

刚开始上课不怎么能听懂老师
的罗式英语发音和板书，为此还出
了不少笑话，虽然在国内已有英文
基础但对于大量的课容量来说还是
需要做些功课巩固自己的英文，熬
夜加班背单词复习功课是常有的
事。有些人存在这样一个认识误
区，以为到了一个外国，英语自然就
会好起来的，其实则不然。国外教

授教学方法风格迥异，有的讲着讲
着会突然唱起歌；有的讲课嘻嘻哈
哈，课堂气氛很轻松，同学关系很
好，大家相互鼓励互相讨论着彼此
感兴趣的话题犹如联合国开会。这
里的课程普遍简单，但却能考查处
学生们的思维模式，通过自己的观
察发现中国的学生学的很快可是不
能渗透理解从而举一反三，可是外
国同学不同，他们会在问题中学习
从而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从这点
来看，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模式是可

以向西方借鉴的。在这里对于国外
教学方式的理念有了感性认识。

其次是全面提高了自己的英语
听、说水平，虽然从小学算起我已经

有20多年的英语学习史，2011年末
还考了雅思，这次还是有新的收获，
尤其是今年暑期在美国的四个月生
活工作中学到了很多，环境的压力
迫使我尽可能用英语来解决问题，
从而英文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我认为自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
看待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包
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发达国家均已
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就罗马尼
亚普通百姓而言，一方面他们为购
买到物美价廉中国的商品而高兴，
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人抢走了他们
的工作机会；再有由于政治体制和
宗教文化的差异，他们对中国的关
注中又带有不安。

（下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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